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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看电影去！”83 岁的黄国珍是吉木
萨尔县二工镇中心互助幸福院近邻影院的
忠实观众，她说，“播放的电影都是我们农民
喜欢看的。大家喜欢一起观看，一起讨论。”

除了影院外，活动室、广场都是深受老
年人喜爱的活动场所，大家常常聚在一起唠
唠家常，谈谈儿女。

“每年的水、电、暖等日常开支有 1500
元，做饭、打扫卫生由自己承担，我们一起遛
弯、打牌、逗乐子，心情好得很，最重要的是
有了自己的家。”黄国珍言语中透着满足。

都说养儿防老，最初儿女们是不愿意
让黄国珍来的。

“幸福院里有阅览室、书画室、电影
院、餐厅，三层小楼还带着电梯，美得很，
我天天都闲不着！”看到黄国珍生活得很
快乐，儿女们放心了。

互助幸福院里有 2 名工作人员，院长
由二工镇政府干部赵万全担任，每天早晨
一上班他都会挨家挨户地走一遍，问问老
人们的身体状况，有什么需要。

“我们幸福院108户158人，都是我的
老哥哥、老姐姐，为他们干事儿，我心里高
兴。”赵万全说。

互助幸福院的建立也在社会上营造
出了浓浓的敬老、爱老、助老氛围。

“自从有了互助幸福院，‘吉来社工’
‘北庭玫瑰·爱心妈妈’等志愿服务团队定
期来看望老人、捐款捐物，开展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百余场次。”陈姿含说。

“二工镇现有6000多名常住人口，老
人占了一半，还有 50 人报名想住进幸福

院，可我们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赵万
全说。

“让更多的老人享受到农村公共服务，
核心还是筹资问题。”赵万全认为，除了离不
开政府的大力支持，还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进来。

2024年，吉木萨尔县民政局积极争取厦
门市援疆资金450万元，新建老台乡二期互
助幸福院。项目建成后，全县农村互助幸福
大院达到13所，养老床位1200张。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院委会管理，拓展
养老服务功能，加强助餐、助医、助洁，实施
适老化改造，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有效地
链接和整合辖区社工、志愿者等社会资源，
形成‘政府主导、民主管理、自我保障、互助
服务、社会参与’的互助养老模式。”陈姿含
呼吁，农村公共服务的良好实践能得到更多
人关注。

“互助幸福院是农村老人晚年幸福生活
的起点，各方应该形成合力，推动其再上一
个台阶，让幸福再多一些。”陈姿含表示。

不早起、无车队、无接亲……
2023年6月的一天，在北京的一处
小四合院，95后湖南姑娘盛韵颖和
爱人孙昊哲举办了一场流程简单、
只有朋友参加的小型婚礼。近年来，
极简婚礼正在成为年轻人流行的婚
礼形式。近期，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251名青年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8.4%的受访
青年支持举办极简婚礼，64.2%的受
访青年觉得极简婚礼的流行是年轻
人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体现。（3月
19日《中国青年报》）

近八成受访青年支持举办极
简婚礼，无疑是一个可喜信号。极
简婚礼也称“三无婚礼”，“三无”不
一定确指，主要是概指，一般来说
是指无车队、无接亲、无伴郎伴娘，
甚至无司仪、无婚宴、不邀请嘉宾。

极简婚礼显然值得称道和仿
效。在过去，不少人认为婚礼应该
要隆重，有人为此不惜砸下重金将
婚礼办得体面风光、极尽奢华。然
而，举办这种婚礼既耗费钱财，又
损耗精力，“浪漫”还可能变成“浪
费”——婚宴吃一半扔一半，盛宴
转眼成“剩宴”。在全社会都在厉行
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当下，
这种婚礼显得格格不入。

实际上，婚礼也可以有更多元
的、更具个性化的表现形式。只要两
情相悦，婚礼简单纯粹、唯美朴实，
也不失其浪漫，同样会在当事人心
底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一个基本
的道理是，婚礼的奢华程度，和婚后
的幸福指数并不成正比。换言之，婚
姻是否幸福与婚礼是否奢华没什么
关联。有网友说得好：只要两个人拥
有简单真实的爱，能够相互理解、相
互支持，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蜜月，
因此，办一场简单却很有创意的婚
礼就足矣。一些家庭即使“不差钱”，
也有必要在社会责任和财富享受之
间选择一个平衡点，充分考虑到奢
华婚礼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

当下，全国从上到下均在深入
推进移风易俗，倡导喜事新办，抵
制大操大办等陋习，推动婚俗新风
向上向善，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
度。相关部门还在一些地方推行婚
俗改革实验，为推进婚俗改革提供
鲜活样板。极简婚礼无疑是喜事新
办的榜样，既传承了传统婚礼习
俗，又达到破陈规、除陋习、传文
明、树新风的目的。

近年来，媒体也多次报道了简
约婚礼，诸如“公交车婚礼”——平
日里普通的公交车“摇身一变”，成
为新人们私人定制的“幸福婚车”。
此外，还有“盒饭婚宴”“书店婚礼”
等让人眼前一亮的婚礼。诸如此类
的创新每每走红，也得到不少网友
的夸赞。简化流程后的婚礼，更加
注重情感和个性表达，营造出轻
松、欢乐的氛围，这也让新人和宾
客更有参与感。比起豪华的婚礼场
面，现在的年轻人更想让大家感受
到婚礼的美好。

一位民俗专家说得好，现在部
分年轻人不再需要流水线一样的
婚礼了，他们需要的是属于自己的
个性化的婚礼记忆。中国青年报社
社会调查中心对于“年轻人希望从
一场婚礼中收获什么”的调查显
示，59.4%的受访青年希望能收获
快乐和轻松的氛围，50.0%的受访
青年希望能有个性化的幸福体验。
极简婚礼就满足了这些诉求。期待
更多想要举办婚礼的新人转变思
想观念，承担社会责任，用一场格
调高雅、简朴温馨的婚礼，为自己
留下美好的回忆和幸福的体验。

（针未尖）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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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青年

支持“极简婚礼”

是一个可喜信号

吉木萨尔县三台镇互助幸福院老人在康复室玩套圈游戏。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乡村的夜晚宁静
安详。在吉木萨尔县的一所农村互助幸福院
里，不时传出欢声笑语。

邻里之间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亲密。老人
们说，在这里大家互帮互助、互聊家常、互解
心结，人情味很足。

2014 年以来，吉木萨尔县把农村社

会养老服务工作作为民生保障规划重要
内容，探索突破农村养老“瓶颈”，投入援
疆、安居富民、民政资金 6000 余万元，建
设 12 家农村互助幸福院，让老年人“离家
不离村，离亲不离情，抱团养老，就地享
福”。

如今，农村互助幸福院在吉木萨尔县9

个乡镇遍地开花，它们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
乡村肌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全县
580 户 900 多名农村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开
启新篇章。

今年1月，第五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
型案例公示，吉木萨尔县“健康+养生”农村
互助养老模式入选。

医养结合“养老”变“享老”

1月29日，吉木萨尔县三台镇互助幸福
院一期，阳光洒满院落，曾经郁郁葱葱的小
菜园，盖上了厚厚的白雪。73 岁的汪翠英收
拾好碗筷，简单拾掇了几下便出了门。

幸福院一角的康复室里，已有不少老人
在量血压、测血糖。推门而入，汪翠英便喊：

“唐医生，我头有点闷，快给我量量是不是血
压高了。”

“别急别急，坐下慢慢来。”唐国友在吉
木萨尔县三台镇羊圈子村卫生室当村医 7
年，每周都来三台镇互助幸福院送诊，院里
老人他都熟。

拿出血压计，仔细检查后，唐国友放下
心来，“没啥问题，记得按时吃药，少盐少
油。”

“那行那行。”汪翠英笑着应承着，转身
回屋了。

前些年，老伴去世，子女在外务工，家里
就剩汪翠英一人，生了病，身边却无人照顾。

2014 年，三台镇建起了互助幸福院。
75名60岁以上、生活能够自理的留守、空
巢、孤寡老人一同居住。互助幸福院的房
间分为单、双人间，分别为40平方米和50
平方米，每户还分了约 10 平方米的小
菜园。

“房子干干净净，暖气、上下水都有，
比家里条件好。”汪翠英成了幸福院第一
批“住户”，一晃8年过去了。她笑着说：“有
个头疼脑热的，一个电话医生就上门了，
白天不愁没人陪，生病不怕没人管。”

对于上年纪的人，“老有所医”是摆在
眼前最现实的养老问题。

吉木萨尔县在推进互助幸福院建设
时，发现运行中存在管理不规范、医疗保
障不足等方面问题，特别是入住老人大都
身患疾病，急需便捷的医疗。

“让村卫生室‘住进’幸福院是最重
要的举措之一，这也是农村医养结合的

一项探索。”吉木萨尔县民政局副局长陈姿
含介绍，截至目前，全县 12 家互助幸福院
与村卫生室“牵手”，为该县医养结合打下
了基础。

“三台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每月到互
助幸福院巡诊一次，定期为老人开设健康课
堂，及时了解老人的健康情况。”唐国友拍拍
身边的全科医生助诊包说，这个小背包配有
多套便携式医疗检测设备，能与县人民医
院、北京多所医院远程会诊，并可网上预约
挂号，让老人看病没有了后顾之忧。

2014 年起，“健康+养生”农村互助养
老模式开始在吉木萨尔县推广，从十几户
村民抱团取暖到扩大规模打造乡镇互助幸
福院，从联排平房到别墅大院，从完善硬件
设备到充实公共服务……该县不断在破解
农村养老难题的基础上做加法，养老服务
质量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老人有了幸福
乐园。

院民自治 人人是主人

72 岁的李发生每天都会在吉木萨尔县
北庭镇互助幸福院里巡视几圈，他说，过年
关，要把好消防安全这一关。

这位曾经的乡间大厨，2018年跟同村的
老邻居们聚在一起“抱团”养老。去年，李发
生给自己退了休，在大伙的推选下当上了北
庭镇互助幸福院院长。

“老李，帮我买个药。”与记者的交谈被
88岁的陈孝忠打断，他手里拿着一个空药盒
对李发生说。

李发生答应着，把药盒装进衣袋。他笑
着说，当院长要做好消防安全防范，组织开
展环境卫生清理活动，调解邻里纠纷，还为
院民们跑腿买药、买电、买水。

2016年起，北庭镇互助幸福院分两期建
成，投入援疆资金950万元，占地面积20亩，
配套建设有图书室、培训室、康复室等，通过

政府专项资金提供运营成本，不设专职服
务人员，实行“院民自治”。

“院民自治”即老人的事情由老人来
管理。

“院委会委员基本上都是老党员和村
里的老干部，院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大家伙
商量着办，老人们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
家，有啥活儿都是抢着干。”李发生说，乡
里乡亲的，谁是什么脾气都知道，大家同
心努力，没有解不开的结。

为了使幸福院得到有效管理，2020
年，吉木萨尔县专门出台了管理办法，为
互助幸福院的规范化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管理办法着重提出了“3 个明确”，一
是互助幸福院院长、院委会委员由居住的
院民选举产生，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二是
入住前由入住老人、赡养人或其直系亲属

向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经村委会、乡（镇）
政府审核后，方可入住；三是入院老人之间
相互服务，互助养老，水电暖日常开支，以及
衣、食、医由老人自理或由子女保障等。

农村需要既普惠又能因地制宜且成本
较低的养老服务模式，互助养老具有形式灵
活、成本较低的特点，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

“乡村低龄健康老人有潜力，是资源，他
们去照料需要帮助的老人，能‘被需要’，感
受到生命的价值。这样一来，帮助别人的老
人实现了‘有所为’，被帮助的老人则实现了

‘有所依’，供需两端得以链接。”陈姿含说。
乡村互助养老也对乡村振兴有积极作用

和影响。陈姿含说：“互助养老在传承乡土文
化的同时，实现了邻里守望、互帮互助，使得
乡村治理更有温度，有效提高村民参与服务
的积极性，激发了乡村治理的活力和热度。”

多管齐下 守护幸福

吉木萨尔县三台镇互助幸福院，汪翠英老人在修枝剪叶。

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卫生院，工作人员为二工镇中心互助幸
福院老人做健康宣教。

吉木萨尔县二工镇中心互助幸福院，老人们在室外活动。

吉木萨尔县北庭镇互助幸福院，老人们在打扑克。


